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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歌谣顶真修辞的艺术特征及其深层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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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顶真修辞在儿童歌谣中的运用表现出使用频率高、分布密度大、相顶接部分的语言形式主要为表

物名词、相顶接的句子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等艺术特征。这些特征契合了接受主体低幼儿童“任意

逻辑”的思维形式，迎合了接受主体的语言认知能力和文学接受能力，满足了接受主体追求音乐性和游

戏性的审美需求，从而使儿童歌谣对低幼儿童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关键词：儿童歌谣；顶真修辞；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Ｈ１９３．１；Ｈ１５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３／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４７７．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１２

作者简介：王金禾（１９６６－），女，湖北省罗田县人，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儿童文学及应用语言学的

研究。

　　儿童歌谣，又称“童谣”或“儿歌”，是指以低幼
儿童为主要接受对象，充满童真童趣的简短韵文
体。作为一门综合的语言艺术，儿童歌谣总是离
不开对多种修辞方法的运用，但作为儿童最早接
触的文学形式，儿童歌谣在修辞方法的运用上，必
然要充分考虑到接受主体特殊的年龄特征、认知
心理、语言认知能力和文学接受特点。因此，与其
它的文学形式相比，儿童歌谣在修辞方法的选择
及运用上，表现出独有的艺术个性。本文拟从低
幼儿童的思维特征、语言习得特点、文学接受特
点、审美趣味等角度，对儿童歌谣中顶真修辞的艺
术特征及其深层动因进行了探析。

一、儿童歌谣顶真修辞的艺术特征

顶真是指“用前一句的结尾做后一句的起头，
使邻近的句子头尾蝉联而有上递下接趣味”的修
辞方法［１］。作为一种富有艺术趣味的修辞技巧，
顶真广泛运用于各种文学形式，包括儿童歌谣之
中。由于接受对象的特殊性，顶真在儿童歌谣中
的运用表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艺术特征。

（一）使用频率极高，分布密度极大
总体来看，与反复、叠音等儿童歌谣中使用比

率极高的修辞手法相比，顶真在儿童歌谣中的使

用比率比较低，如在《中国当代最佳儿歌选》①所
收录的２５５首儿童歌谣中，运用了反复和叠音手
法的童谣分别有２２１首和２０４首，使用比率分别
为８７％和８０％；而运用顶真手法的只有３０首，使
用比率不足１２％。但是，就单篇儿童歌谣来看，
顶真的使用频率之高，分布密度之大，是反复、叠
音以及其它任何一种修辞技巧所不能与之相比

的。尤为特别的是，有时一首儿童歌谣若是一经
使用顶真手法，便成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整首童
谣从开头至结尾，或句句相顶，或隔句相顶，顶真
的分布密度极大。如：

（１）月光光，照池塘，除夕晚，摘槟榔。∕ 槟
榔香，换生姜。∕生姜辣，买苦瓜。∕苦瓜苦，买
猪肚。猪肚腻，买牛皮。牛皮薄，买菱角。菱角
尖，买马鞭。马鞭长，买屋梁。屋梁高，买钢刀。
∕刀切菜，买箩盖。箩盖圆，买只船。船儿飘得
远，睡觉香又甜。（传统童谣《月光光》）

（２）麻雀滚滚，滚到河里筑了颈颈。叫哥哥去
买粉粉，粉不能搽；叫哥去买麻，麻不能绩；∕叫哥
去买笔，笔不能写；叫哥去接姐，姐不能来；叫哥去
买柴，柴不能烧；叫哥去买刀，∕刀不好切；叫哥去
买麦，麦不好打；叫哥去买马，马不好骑；把哥牵到
河里倒剥皮。

（传统童谣《麻雀滚滚》）



（３）小调皮，做习题。∕习题难，画小雁；∕小
雁飞，画乌龟

獉獉
；∕乌龟
獉獉獉
爬，画小马；∕小马跑，∕画

小猫，∕小猫叫，吓一跳。…… （邓德明《做习
题》）

（二）相顶接部分的语言形式主要为表物的具
体名词

笔者对所收集的一百多首顶真儿童歌谣②中

相顶接部分的语言形式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
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顶真儿童歌谣相顶接部分的语言形式使用比率比较表（％）

相顶接部分的语言形式 所占比率

语素 １．５

词

名词

表物 ７０．３
表人 ８
其他 ０

７８．３

动词 ７．８
形容词 ０．９
其他 ０

８７

短语 １１
句子 ０．５

　　表１中的数据显示出顶真儿童歌谣中相顶接
部分的语言形式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词是主要的语言形式。总体来看，儿童

歌谣中相顶接部分的语言形式比较丰富，有语素、
词、短语和句子等，但这些语言形式被利用的比率
极不均衡，词的使用比率最高，短语的使用比率较
低，语素和句子的使用比率则极低，分别为８７％、

１１％、１．５％和０．５％。
第二，名词的使用比率最高。在以词为语言

形式相顶接的儿童歌谣中，名词的使用比率最高，
动词的使用比率较低，形容词极低，而代词等其它
的词类则极为少见，其使用比率分别为７８．３％、

７．８％、０．９％和０。
第三，表物具体名词占绝对优势。在以名词

为语言形式相顶接的儿童歌谣中，表物的具体名
词占绝对优势，表人名词较少，其他名词则极为少
见，其使用比率分别为７０．３％、８％和０。
此外，顶真儿童歌谣中相顶接部分的语言形

式还表现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用来相顶接的表
物名词，所表事物一般为低幼儿童日常生活中的
常见事物。如：

（４）猴老哥，摘苹果。苹果酸，摘广柑。广柑
苦，摘葫芦。葫芦涩，摘番茄。番茄才开花，又去
摘黄瓜。黄瓜才牵藤，…… （管用和《猴老哥》）

（５）火镰花，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
腐烂，卖鸡蛋。鸡蛋香，卖生姜。生姜辣，造宝塔。
宝塔高，剁三刀。三刀快，切青菜。青菜青，上北
京。上北京，…… （传统童谣《打火镰》）

（６）小狗跳跶跶，∕它去找小鸭，∕小鸭河里
游，∕它去找小猴。∕小猴练爬高，它去找小猫。
∕小猫去抓鼠，∕它去找老虎。∕老虎嗷嗷叫，∕
小狗吓一跳。

（冯幽军《小狗吓一跳》）
例（４）（５）（６）中用来顶接的“苹果、广柑、葫

芦、番茄、黄瓜、甜瓜、豆腐、鸡蛋、生姜、宝塔、刀、
青菜、小鸭、小猴、小猫、老虎”等，均是表物的具体
名词，所表事物都为幼儿所熟知。

（三）相顶接的语言形式可以自由改变，句子
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联系

因为顶真通过相邻句子首尾语言成分的上递

下接，反映出了“事物之间并列、连贯、递进、因果”
等逻辑联系。［２］所以，运用顶真必须遵循两个基本
原则：一是用来顶接的语言形式必须前后一致，即
在语言形式和意义上都必须完全相同；二是前后
相顶接的语言形式所表示的事物或内容之间必须

有必然联系，或有某种相关性，前后相顶接的句子
之间也必须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然而，儿童歌
谣中顶真的运用完全颠覆了如上原则，并表现出
如下特征：
第一，用来相顶接的语言形式可以任意改变，

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在顶真儿童歌谣中，用来
相互顶接的语言成分常常任意改变，造成相顶接
的语言形式前后的不一致，或者音同形同，意义不
同；或者音同，形体和意义均不同；或者仅为音同、
音近，语言单位的级别却完全不同。
第二，前后相顶接的词语所表示的事物或内

容之间常常缺乏必然的联系，前后句子间缺乏必
要的逻辑关系。如：

（７）我姓陈。∕啥个陈？∕陈老酒。∕啥个
酒？∕灸疮疤。∕啥个疤？∕芭蕉扇。∕啥个
扇？扇子。∕啥个子？∕子孙。∕啥个孙？∕孙
女。∕啥个女？∕女婿。∕啥个胥？∕西瓜。∕
啥个瓜？∕瓜酱。∕啥个酱？∕酱油。∕啥个
油？∕油香。……

（传统童谣《我姓陈》）
（８）你姓啥？我姓唐。／啥子糖？芝麻糖。／

啥子芝？桂枝。／啥子桂？肉贵……
（传统童谣《不晓得》）
例（７）中，上句“啥个陈”中的“陈”，是表示姓

氏的“陈”，是词；下句“陈老酒”中的“陈”，是表示
“陈旧”之意的“陈”，是语素，二者是同音同形、语
言单位不同的两种语言形式；上句“啥子酒”中的
“酒”与下句“灸疮疤”中的“灸”，仅音同，形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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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均不同；上句“灸疮疤”中的“疤”与下句“芭蕉
扇”中的“芭”，以及上句“啥个胥？”中的“婿”与下
句“西瓜”中的“西”，仅音同或音近，形体、意义、语
言单位均不相同，而且“疤”是语素，“芭”有音无
义，连语素都不是。例⑻中，上句“我姓唐”、“啥子
芝”、“啥子桂”中的“唐”、“芝”、“桂”等与下句“芝
麻糖”、“桂枝”、“肉贵”中的“糖”、“枝”、“贵”只是
音同，形体和意义均不同，是异形同音词。由于相
顶接的语言形式的不一致，导致了相顶接的前后
句子之间逻辑关系的缺失。如例⑹中的上句“我
姓陈，啥个陈”与下句“陈老酒”之间、上句“啥子
酒”与下句“灸疮疤”之间、上句“灸疮疤”与下句
“芭蕉扇之间、“啥个胥？”与“西瓜”之间，以及例
（７）中的上句“我姓唐”与下句“芝麻糖”之间、上句
“啥子芝”与下句“桂枝”之间、上句“啥子桂”与下
句“肉贵”之间均没有逻辑联系。

二、儿童歌谣顶真修辞艺术特征的深
层动因

儿童歌谣中顶真修辞的运用何以表现出如此

鲜明独特的艺术特征呢？下面我们从低幼儿童思

维特征、语言习得特点、文学接受方式、审美欣赏
趣味等方面对其深层动因进行分析。

（一）高频率、高密度顶真手法的运用，迎合了
低幼儿童的文学接受能力

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低幼儿童自诞生之时
起，便具备了文学接受的需要及可能，但是由于处
于人生的初始时期，受生理、心理认知等因素的制
约，低幼儿童在文学接受上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文
学接受能力低下，如幼儿对事物的认知能力、记忆
能力、语言的理解接受能力等都很薄弱。二是文
学接受方式特殊，低幼儿童的文学接受只有依靠
成人的帮助，借助口耳相传的方式方能得以顺利
进行。
顶针歌谣中高密度、高频率顶真手法的运用，

正是迎合了低幼儿童如上文学接受特点的需要。

首先，从幼儿认知的角度看，高频率、高密度顶针
手法的运用，契合了幼儿认知水平和语言接受能
力薄弱的特点。因为，高频率、高密度顶针手法的
运用，能使部分词语重现，从而减少了新词语新事
物的使用数量，降低了低幼儿童认知歌谣的难度。

其次，从低幼儿童的记忆特点和文学接受方式来
看，顶针手法的高频率、高密度运用，契合了低幼

儿童记忆能力薄弱的特点和口耳相传的文学接受

方式。因为语音具有一发即逝的特点，口耳相传
的接受方式不利于幼儿记忆歌谣，而通过不断反
复某些语言形式的方式便可以帮助其记忆，弥补
了口耳相传方式造成的不足。同时，对于低幼儿
童来说，对刚刚念唱的句子中的末尾词语的记忆
总是最为深刻的，因此，如果用前一句子中印象最
为深刻的词语作为下一个句子的开头，显然要比
用另一词语作为下一个句子的开头更便于上口，
更容易被记住，而顶针修辞就是可以用重复再现
句子末尾词语的方式来达到帮助幼儿记忆歌谣的

目的。
（二）高频率高密度顶真手法的运用，满足了

低幼儿童的审美趣味

顶真修辞“能使语句结构紧密，语气连贯流
畅”，并“表现出较强的节奏感和连环复沓的旋律
美”［３］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低幼儿童对音
乐极为敏感，和谐的韵律、明快的节奏能使幼儿产
生一种美好愉快的生理反应。这一特点反应在文
学接受活动中，就是对文学作品音乐性的极大兴
趣和需求。儿童歌谣顶真修辞的高频率、高密度
的运用，使歌谣前后语句递接紧凑，环环相扣，语
气连绵流畅，节奏回环复沓，音律和谐生动，产生
了强烈的音乐美，满足了幼儿追求音乐美的欣赏
趣味。如：

（９）泡桐树泡桐娅，∕泡桐娅上开紫花，∕开
了紫花吹喇叭，∕吹起喇叭结桐籽，∕结了桐籽发
新芽。

（传统童谣《泡桐树》）
（１０）月光光，地光光。两姊妹，同拜香。东一

拜，西一拜，拜到前面好世界。世界好，买甘草。
∕甘草甜，买包盐。盐苦咸，买菜篮。菜篮差，买
冬瓜。冬瓜毛，买葡萄。葡萄酸，买衣衫。衣衫
长，买老姜。老姜辣，买琐呐。琐呐吹开花，回去
是个哭喇叭。

（传统童谣《月光光》）
上下相顶接的语句如同“接力棒”一样上传下

接，结构紧凑，行文连贯流畅，语气连贯，音律回环
荡漾，节奏朗朗上口，音乐性很强，使幼儿读者产
生了强烈的阅读快感和审美享受。

（三）以表物名词为主体相互顶接的特点，吻
合了低幼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

由于年龄尚小，理解能力和智力水平较为低
下的缘故，幼儿所习得的语言，不仅词汇量有限，
而且对各种语言形式的习得和认知具有鲜明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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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特征，如在词、短语和句子三种语言形式中，幼
儿最先习得的是词，较后习得的是短语和句子。
而在词的习得方面，幼儿最先习得的是实词，较后
习得的是虚词。在幼儿的词汇系统中，实词占总
词汇量的８０％－９０％，虚词只占１０％－２０％。而
在实词的习得中，以名词为最多。从名词习得的
情况看，幼儿最先习得的是具体名词，且大多是与
他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具体名词，如日常生活
用品类、日常生活环境类、人物类、动物类、植物类
等。［４］

由此看来，顶真儿童歌谣相顶接部分的语言
形式主要为表物的具体名词的特点，完全吻合了
幼儿的词汇习得特征，对于帮助幼儿理解、记忆儿
童歌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例⑶⑷⑸中用来顶
接的词语，如“苹果、广柑、葫芦、番茄、黄瓜、槟榔、
生姜、苦瓜、菱角、刀、箩筐、船、小鸭、小猴、小猫、
老虎”等，均是幼儿日常生活中熟知的常见事物，
不仅有助于幼儿记忆和理解歌谣内容，而且它们
具体形象的语义特征，能唤起幼儿的想象和联想，
在幼儿的脑海里形成丰富的画面形象，获得审美
的享受。

（四）相顶接部分语言形式自由改变的特点，
满足了幼儿追求游戏的欣赏趣味

从幼儿审美心理的角度看，儿童歌谣相顶接
部分语言形式的自由改变，满足了幼儿喜爱游戏
的审美欣赏趣味。
酷爱游戏是儿童的天性，这一天性不仅表现

在幼儿的日常生活中，同时也反映在幼儿的文学
接受活动中。如在日常活动中，我们发现幼儿总
是乐此不疲地热衷于各种游戏活动，在言语表达
上，总是喜欢自言自语、颠三倒四、啰里啰嗦地叨
念着一些毫无关联的事物或事情，甚至乐于与同
伴或长辈玩一些类似于对口相声式的语言游戏。
在文学接受活动中，幼儿也会不自觉地带着这种
游戏心理“将作品与玩具同构，来满足其爱玩的游
戏天性，追求一种身心娱乐的快感。”［５］顶针儿童
歌谣正是以其强烈的游戏性迎合了幼儿的游戏心

理。顶真修辞本身具有“营造游戏色彩”的修辞功
能，而“相顶接部分语言形式的自由改变”更是将
这一游戏功能得以最大限度地放大，使得顶真修
辞以一种纯粹文字游戏的姿态迎合着幼儿崇尚游

戏的审美欣赏趣味。由于相顶接部分语言形式的
自由改变，一些相互间没有任何内在逻辑联系的
事物被随心所欲地连缀在一起，带来了表现内容
的极大随意性。活泼流转的语言，幽默风趣的内

容，荒诞快乐的格调，幼儿念唱歌谣的文学接受活
动也变成了一场趣味性的语言游戏活动。如：

（１１）三岁的伢儿，会放牛。什么牛？水牛。

什么水？糖水。什么糖？麻糖。什么麻？苋麻。
什么苋？鞋子线。什么鞋？弹子鞋。什么弹？鸡
蛋。什么鸡？雄鸡。什么雄？狗熊。什么狗？豺
狗。什么豺？劈柴。什么劈？斧头劈。什么斧？
豆腐、什么豆？黄豆。什么黄？蚂蜡、什么蚂？高
头大马。什么大？你问得我头昏眼花脾气大。

（传统童谣《三岁的伢儿会放牛》）
在这里顶真如同变幻着的“语言”的魔方，使

念唱歌谣变成了一种“语言接龙”式的文字游戏活
动，文字游戏的魅力使儿童体验到了做游戏一般
的畅快。

（五）相顶接句子之间缺乏逻辑联系的特点，
契合了低幼儿童任意逻辑的思维形式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思维是一种同原人
思维类似的思维形式，即“自我中心思维”。这种
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主客体不分，主观情感和客观
认识合而为一，客体“依附”于主体，形成“自我中
心”。［６］这种思维在低幼儿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并以“任意逻辑”等表现形式存在于幼儿的各
种认知活动中。由于对世界知之甚少，没有受到
概念等因素的约束，幼儿的思维呈现为无拘无束、

无逻辑的状态。在幼儿那里，各种事物之间是不
存在任何逻辑联系的，对于那些具有逻辑联系的
事物，幼儿也不能够从事物之间的逻辑联系上去
把握，而是全凭自己的感知和情感态度去看待，因
此生成了一种“任意结合”的逻辑形态，即常常把
毫不相干的事物或现象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任意

结合在一起。［７］顶真儿童歌谣中，相顶接句子之间
缺乏必要逻辑联系的特点，就是契合了幼儿“任意
逻辑”的思维特征。因此，对于低幼儿童来说，顶
真歌谣中那些毫无逻辑联系的句子组合，不仅毫
无生拼硬凑之嫌，反而却有自然天成之妙，其所产
生的吸引力是强烈的。

注释：

① 参见金波主编的《中国当代最佳儿歌选》一书，作家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②本文中将使用顶针手法的儿童歌谣称为顶针儿童歌

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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